
农村社会中 的有限个体化
——

以 华 北 县西 水村为 例

梁 晨

提 要 ： 个体 化命题 抓住 并 解释 了 西 方 社 会 中 本质 性 的 社会 变 迁 模 式 。 在 中 国

的 社会 变 迁过程 中
，

个体 化展 现 出 中 国 人 的 社 会关 系 。 中 国 的 个 体化 与 西 方 有 所 不

同
，

中 国 社会的 个体化 是有 限 的 个体 化 。 这 种 有 限 性不 仅体现 在 国 家 的 规 范 和
“

无

公德 的 个 人
”

现象 的 产 生 ， 还体 现 在 个体 化 带 有 传 统 的 社 会秩 序 和伦 理道 德 特 征
，

体现在 社 区 舆论 对个体化 有所 限 制 。 本文通过对 西 水村 个体 化 案 例 的 剖 析 认 为 ， 传

统道 德 世界
、

社 区 舆论约 束 与 无 公德 个人 的 个体化 交 织 在 一 起 ， 共 同 对现代 年 轻 人

的 个 人观 念和 行为 发生作 用 。 中 国 社 会 的 个体化 是 受 到 原 有 亲 缘 关 系
、 社 区 舆 论 、

乡 土伦理 制 约 的
，

与 传统 社会秩序 和 伦理道 德交 织 在一 起 的 有 限 的 个 体化 。

关键词 ： 有限 个体化 工 业 化 乡 土伦 理 社 区 舆 论

一

、 弓 言

过去的半个世纪
， 中 国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迈 向现代工业社会过程 中经历着巨 大

的社会关系变迁
，
社会学界一直在努力 研究改革开放 以来 中 国社会关系的变化 ， 并

给出 各种多样的解读 ， 如多样化 、 异 质化 、 疏离化 、 陌生化 、 断裂 、 原子化 、 个体

化等 （
王春光 ， 个体化是其中 最明显 的

一

种变迁 。

个体化是西方社会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 中发生 的一种社会关系变迁 。 德国 社

会学家贝 克认为 ，
现代化进程使人们从原有 的传统社会关系规定 中脱离 出 来 ， 同 时

会让人们失去传统的安全感 ，
因此需要重新塑造

一

种新的社会关系 ，
这就是

“

个体

化
”

。

“

它 （ 现代化 ） 同样导致 （ 我们在这里得到 了
一

种普遍的模式 ）

一

种三重的

‘

个体化
’

： 脱离 ，
即从历 史地规定的 、 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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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义务 中脱离 （ 解放的维度 ） ；
与实践知识 、 信仰和 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

丧失 （ 去魅的维度 ） ；
以 及重新植入——在这里它 的 意义完全走 向相反的 东西——

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 （ 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 ）

”

（ 贝 克 ， 。

个体 化 命 题 中 有 三 个 主 要 观 点 值 得 关 注 ： 吉 登 斯 的
“

去 传 统 化
”

或贝 克所说的脱嵌 （ ；
鲍曼所指 的

“

强 迫的 和

义务的 自 主
”

种 自 相矛盾的现象 ； 第三种观点认为选择 、 自 由 和个性并不必

然会使个体变得不同 ， 对社会制度的依赖决定 了个体不能 自 由 寻求和构建独立的 自

我 （ 阎云翔 ， 。 其 中第一点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 发 。

“

脱嵌
”

指个体 日 益从外

在的社会约束 （ 如家庭 、 血缘关系或阶级地位 ） 中脱离 出 来 ， 但并不意味着原有传

统和社会群体就不再发挥作用
（
贝克 ， 。 阎 云翔 （ 认为 ，

“

脱嵌
”

与传

统的主要区别在于 ， 个体并不为了保卫传统而奋斗 ，
而是让传统为 自 己 的生活服务 。

中 国 的个体化情况与西方有所不同 ， 根源在于 中 国 特有 的社会关系 变迁路径 。

在传统的中 国 乡 村 ，
基本社会关系 和权力关系 可以 概括为

“

双轨政治
”

这一

概念 。

以
“

皇权不下县
”

为原则 ，
皇权 自 上而下运作 ，

而绅权 自 下而上运作 ， 形成两条轨

道同 时进行的政治结构 （ 费 孝通 ， 。 而在乡 村社会 的 内 部 ， 政治上 的
“

长老

统治
”

和经济上 的
“

互惠道义
”

形成传统 中 国 乡 村最基本 的社会关系 结构 （ 张静 ，

；
黄宗智 ， 。

清末以来 ， 中 国 乡村社会发生 巨 大变化 。 黄宗智提出 了
“

半无产化
”

概念 ，
这

不仅是经济关系上的
一个概念 ， 而且从小农经济变迁层面探讨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乡

村社会关系 的变迁 （ 黄宗智 ， ， 而杜赞奇则从政治方面 的 国家政权现代化建

设出发 ， 分析其如何导致 了 村庄
“

权力的 文化网络
”

的瓦解 （ 杜赞奇 ，
。 新

中 国成立后 ， 国家权力 进
一

步深入村庄 ， 通过合作社 、
人 民公社等体制建设将权力

进
一步深人乡村社会最基层 ， 传统的

“

权力 的文化网络
”

遭受重创 ，
地方权威

“

官

僚化
”

， 取代了 传统意义上与地方利益相联系 的士绅精英 （ 张静 ， 。 随着
“

总

体性社会
”

的建立
，

国家在 当时的中 国社会中具有绝对的 支配作用 ，
而传统 的社会

关系则退到幕后 ， 发挥间接影响和作用 。 这是 中国 社会 中个人
“

脱嵌
”

的第 一步 ，

个人被迫通过与国家建立关系脱离原有的社会关系 。

改革之后 ， 随着工业化 、 市场化 、 城市化的推进
， 计划生育 、 社会福利 等政策

的影响 ， 以及功利 主义观念盛行 ， 中 国社会关系所受到的 冲击和影响 相当 巨大 ， 同

时呈现 出复杂多样的趋势 。 随着改革 的深人
， 国 家让渡出 部分权力 ， 使社会的 自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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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扩大 。 随着强势国家的退出 ，

一度退到幕后的传统社会关系重新显现 。 例如 农

村实行了分 田 到户 的 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 ，
生 产单位变为家庭 ， 家庭企业 、 家族

企业等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 走上市场和商品 经济 的 舞台 。 随着人 口 流动的

日 益频繁 ， 大量农村 的青壮劳动力外 出务 工
，

“

民工潮
”

形 成的 同时也促成 了 乡村

的
“

空心化
”

和农 民的
“

原子化
”

（ 贺雪峰 ，
。 乡 村原有 的血脉相依 、 利益

相连 的社会关系被大大削 弱 ， 农 民的生存与发展机会更多 与外部世界勾连在
一起 。

在城市 ， 随着 国 企改革 ， 大批工人下 岗 ， 部分人主动离 开国 营企业而投身私营企

业
，

“

下海
”

风靡
一

时 。 至此
， 在 乡 村和 城市均 显现 出 个人 与原有体制 的

“

脱

嵌
”

，
而这种

“

脱嵌
”

推动 了社会关系 的变迁 ， 这是 中 国社会关 系
“

脱嵌
”

的第

二步 。

经历两步
“

脱嵌
”

之后的 中 国社会关系显得异常复杂 ，
因此

，
阎 云翔 （

在用个体化命题理解 中 国社会变革的模式时 ， 做 出 了 比较严格的 限定 。 他认为 ， 中

国社会正经历着个体化转型
，
西方社会 中 那种去传统化 、 脱嵌 、 通过书写 自 己 的人

生来创造属于 自 己 的生活 ，
以及无法抗拒的对个人独立和个人权利的追求等特征同

时发生在 中 国人的身上 。 但是 ， 中 国社会 的个体化转 型呈现 出 与西方不 同 的特征 ，

西方 的个体化浪潮带有 自 反现代性特征 ，
而在传人 中 国时被局限地理解为功利 的个

人主义或者 自 私 自 利的利己 主义 ， 因此 中 国 的个体化从
一开始就发育不 良 。 阎云翔

认为 ， 中 国个体化的局限性体现在两方面
，

一

方面
， 这种个体化是国 家管理下 的个

体化 ， 即个体化进程是 由 国家划定 的界限和规范来管理的 ； 另
一

方面
，
这种 国家掌

控的个体化是
一

种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 ，

“

无公德的个人
”

现象崛起 ，
比如农村

青年只希望获得利益
，
而不愿承担相应 的义务 。 他举 出 年轻人结婚

一

方面要独立 自

主过 自 己 的小 日 子
，

另 一方面又要找父母要高额的 彩礼这一例子来说明 。 并且 ， 中

国社会的个体化巳经深人家庭之中 ， 在农村也深入人心
， 尤其在年轻人心 中深深扎

下根 （ 阎云翔 ，
。

在中 国农村 ， 个体化现象是存在的 ， 同时也是不完整 的 、 有局 限 的 。 但是这种

局限是否仅体现在国家对个人的规范 ，
以及只享受个人权力而不负担义务 的不完整

性 ？ 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局限性 ？ 个体化发生的过程中
， 有何种特殊性呢？ 本文通

过剖析华北地区 的
一

个村庄 中发生的几个案例 ， 分析对 中 国农村在社会变革 中 ， 在

社会关系变迁中 的个体化现象及其有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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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究方法与调查地点

本文采用 了 以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为 主 的定性研究方法 。 在研究策略方面 ， 采

用了
“

分歧一协议
”

研究策略 。

伊莎 白 、 麦港指 出 ：

“

分歧一协议
”

研究方法要求个案
“

应拥有尽可能完整的

过程
”

。 需要注意的是 ， 这一研究路径的焦点之一是社会行动者对 自 身行为 的解释 ，

“ ‘

解释
’

是人们将 自 身行为合理化 、 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

… …
‘

解释
’

在构成协议

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
”

（ 伊莎白 、 麦港 ，
。

本文 的调查地点是华北地区的 县西水村 。 从 年开始 ，
以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杨善华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连续 年进人华北 县西水村 进行农村社会综合调

査
， 内容涉及经济 、 文化 、 政治 、 信仰 、 婚姻等多个方面 ， 先后访谈 了村庄近三分

之一

的家户 。 年的调查积累 了数以百万字计的访谈资料和文献资料 ， 参与调查的

团 队成员 撰写 了大量的 田 野调查 日 记
， 详细记录了访谈场景及背景信息 ，

这些构成

了本文的研究资料 自 年起 ， 我随杨善华教授多次进人西水村调研 ， 在大量

调查资料的收集和本人亲身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本文的撰写 。

西水村地处华北平原 与 太行 山脉交接之处 ，
所在县城 县隶属 于本省省会城

市 。 县是有着光荣传统 的革命 老区 。 因 为在 战 争期间 全县人 民踊跃参加 革命队

伍 ， 解放以后在华北平原各城市工作的 干部众多 ， 在 中央和各省 、
区 、 市以及军 队

工作的省 部级干部就有 名 之多 因此无论是 县还是西水村 ，
其外部政治资

源
， 尤其是在中央政府中的众多人脉资源是可观的 ， 这为西水村 的工业化提供 了 重

要条件 。

县土地总面积 平方公里 ， 其 中 山地 万亩 ， 耕地 万亩 ， 水域 万

亩 ， 有
“

八山
一

水一分 田
”

之称 ， 耕地相对较少 ， 在发展工业之前生活条件相对艰

苦 。 全县共有 个乡 镇 ， 个行政村 ， 总户数 万户 ， 其中 农业户 万

户 ，
总人 口 万人

， 其中农业人口 万人
，
全县农村劳动 力 为 万人 。

综合近些年的数据来看 ， 县城整体经济实力排名 在全省 名 左右 （
全省 余个县

① 本文对所 涉及的 地名 、
人 名均 做 了 改 动 。

② 在直接 引 用 访谈材料时 ， 本文将 以脚注的形 式 注明 访 问对象的 姓名 及访 问 时间 。

③ 参考 县县志编纂委 员 会 （
编

） ， 《 县县志》 ， 中 国 书 籍 出 版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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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 冯路 ， ， 处省内 中上水平 。

具体到西水村 ，
西水村是水库移民迁建村 ， 建村于 年

， 从县城东北 公里

的老水村搬迁而来 ，
现址在县城西南 约 公里处 。 世纪 年代 因修建水库 ，

老

水村的 、 、 生产队选择首批整 队离开
，
来到现在这个位置

， 形成了 现在的西水

村 。 由于移民过程中原有社会结构基本未被打散 ， 西水村大部分村 民通 过血缘 、 姻

亲 和拟血缘关系 的干亲等亲缘关系 同属于
一

个巨大的亲缘关系网 络 。

据 年统计 ，
西水村共 户 ，

人。 其 中 聂姓是村 中最大的 姓 氏
， 共

户 ，
占 ， 人 口 将近全村人 口 的 ， 这个家族走 出 了 多位在省会城市 、

县 、 乡 镇任职的干部 ， 也为其家族在村庄中 获得较高的地位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

其他 姓 氏 中 最 大 的 是 刘 姓 和 孙 姓
，

刘 姓 户
， 占 孙 姓 户 ， 占

； 郭姓 户 ， 占 王姓和 左姓各 户
， 各 占 。 据 年统

计 ，
西水村共 户 ， 总人 口 人 （ 喻东 ，

。 在十年时间 中户数没有发生变

化 ，
人数增加 人 ， 人口 结构比较稳定 。

西水村最大 的姓 氏 聂 姓 内 部 可 以 分为 三 支 。 按 照西水 村村 民 的说法
，

家族

内不 同 的房叫
“

院子
”

， 刘 小京 据此将 这三 支分 别称为
“

上 院
” “

下 院
”

， 和

“

外 院
”

。

“

上 院
”

从聂修仁 曾祖父这一

系传下来的
，

以聂修仁 、 聂修贤 ， 以及他

们的 子代聂继生
、

聂 四 强等 为代表 。 聂修仁 、 聂修 贤 的 大哥聂 修忠 是 中 央部委

的 厅局级干部 ，
二哥是石家庄铁 路系 统 的 中 层干部 ， 外 部优厚 的 政治资 源奠 定

了这一

支在村庄中 的 政治地位和 社会地 位 ， 对村庄 的政 治经济 生活 产生重要影

响 。

“

下 院
”

从聂范 良 曾 祖父这
一

系 传下来 的
， 以 聂范 良 、 聂新华 等为代表 ，

这

一

支 中也有不少人在县城政府部门担任中层 干部
，
依靠 自 身 的能力 和 外部资源

，

他们得以 与聂家
“

上院
”

分享村庄政权 ， 代 表人物 聂范 良 、 聂新华 分别 担任过

村党支部书记 、 支委等职位 。

“

外 院
”

与
“

上院
”

、

“

下 院
”

这两 支血缘关系 较

远 ，
这一

支没有 外部资 源
， 能力 也 逊于其他 两支 ，

因此在 村庄 政治 格局 和经济

格局 中
一

直属 于从属 地位 ， 但优 势在 于人数众多 ，
因此在 后来 的 村委会直选 中

起着
“

票仓
”

的重要作用 。 聂姓这三支构成 了 西水 村 的主 要家族力量
， 从西 水

村 由 迁村开 始 到现在 ， 在村 庄政治经济格局 中 相互博 弈 ， 且在 力 量角逐 中 各 有

胜 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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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限个体化的背景 ： 村庄工业化

一

） 村庄工业发展及其原因

西水村 的工业传统可以追溯到迁村之前 ， 在老水村时代就有打草绳的传统 。 迁

村之后 ， 人均耕地面积还不到一亩 ， 是老水村 年人均耕地面积的 因此单

靠农业难以 维持生活
， 就像村 民讲的

：

“

这个村是拆迁村 ， 土地少 ， 人 口 多 ， 不能

维持生活 ， 只能搞副业 。

”

在聂修仁大哥聂修忠的帮助下 ， 西水村在 年通 电

了
，

“

从大的方向 说 ， 你看我们村吧
， 我们村确实还沾了大哥的光 。 当然这个东西

他也是公事公办 ， 公事公办可是你没有了 这个权力 你怎 么 办？ 我们 年搬 家 ，

年我们就开始办电
， 这是最大的事情 ， 这个电相当不容易 。

… …那时候农村没有 电 ，

没有 电还不是说单纯 的照明 。 我们有
一

部分旱地
， 土不能用水浇 ， 把电拉过来以 后

就利用水电 ，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受益 。 年搞机织草绳搞得 比较大了
，

机器都通上

电了
，

以前男 劳力都变成普通劳力 ， 小姑娘也能干了 。

” ② 通 电之后草绳厂规模迅速

扩大 ，

“

有六 台机子
，
后来发展 多台 ，

后来有 二台机了 。 年 ， 年 。

… …

那时候规模可大啦 ，

一

亩地都满啦 ，

一

年能产 多万。

”

在草绳厂的带动下 ，
工副业成为西水村农业以外的主要发展方向 。 除了打草 绳 ，

村里还想方设法发展其他集体工副业摊点 ， 包括烧石灰 、 做挂面 、 开油坊等 。 世

纪 年代初期又开设了
一家铸造厂 ， 生产坦克轮和铲车上的配重铁 ，

西水村工业化

由 此进人重工业零配件生产领域 。 甚至在
“

文化大革命
”

时期村里的群众运动也并

不是十分激烈 ，

“

办了工厂 ，
主要抓生产 … …刚 开始 的事 了

，
比较激烈 ， 成立组织 ，

闹阶级斗争……后来一直是安定 团结 ， 文化大革命后期
一

直是抓副业 、 搞生产
” ④

。

到了 改革开放的时候 ，
西水村工副业年收人达到 了 万元 。

改革开放之后
， 出 身于聂家下院 的聂范 良 当上 了村支书 ， 以其过人 的能力和胆

识把握住乡 村工厂发展的 良好机遇
， 带领村庄快速发展为全县有名 的小康村 。 在乡

镇领导的默许下 ， 村支书聂范良带领村民在 年就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成

① 刘 明福
，

年 月 日
。

② 聂修贤 ， 年 月 曰
。

③ 聂新 华
，

年 月 曰
。

④ 聂新华 ， 年 月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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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县第
一

个吃螃蟹的村庄 。 包产到户 在提高 了 农业生产效率的 同 时解放了 大批劳

动力 ， 从而推动工副业的快速发展 。 年 ， 聂范 良又发起 了 队办企业经营承包改

革 ， 由个人对大队和小队企业进行承包 。 在这
一

时期 ， 聂范 良 不但 自 己 通过运输业

成为 县有名 的企业家 ，
还带领其他村民

一起致富 ， 村庄各路英豪各显神通
， 或承

包集体工厂
， 或创办私有工厂 ， 村办企业摊点众多 ， 村庄经济蓬勃发展 。 个体承包

过程是聂家人逐步控制 村庄经济命脉 的过程 ， 聂修仁和 他的儿子聂 四 强 、 刘 德敏 、

张立生 、 聂继生等人逐渐积累金钱资本和发展工厂所必需的技术资源 、 人力 资源和

市场资源等资源 。 到 年左右 ， 本村各工厂 固定资产总额 万元
， 年产值

万元
， 雇用职工总人数达 人 （ 冯路 ，

。 其 中 ，
又以 聂 四 强

、 刘 德敏 、 张

立生 、 聂继生这 四人的工厂规模最大 。

西水村的 乡 村工业能够快速发展发展有其必然的原因
， 其中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

其社会关系 资 源丰富 。 就像前文提到 的 ，
西水村有着优质 的社会关系 资源 。 聂家

“

上皖
”

、

“

下院
”

的不少家人都在 中央部委 、 地市 、 县市政府任职
，
在中 央某部位

担任司长的聂修忠在 世纪 年代就可以 用支援老区 的名 义名正言顺地帮助西水

村通 电
，
而他的弟弟 ， 聂继生的父亲 （ 与 他母亲早 已 离婚 ） 在北京清河水暖件厂工

作 ，
这为聂继生的铸造厂带来了技术和市场上的便利 。 聂家也因此得到 了在本县范

围内通过婚姻关系与外部资源建立联系 的资本 ，
聂四强的 妻子石玉 兰就来 自 县一

个显赫家族 ，
玉兰的舅 舅是省会城市某银行 的行长 ，

父亲和 姐姐是本县农业银行 的

干部 ， 哥哥是省外经贸的干部 ， 凭借这些关系 ， 聂 四强夫妻共同经营 的棉织厂不愁

资金和订单 ，
很便利地获得了政治支持 、 资金支持和市场支持 ， 他们 的产 品也得 以

顺畅进人东南亚和美国市场 。

二
） 民风和乡土伦理的转变

随着村庄工业 的不断发展
， 村庄的风气也 乡 土伦理也发生了变化 。 世纪

年代 ， 村支书聂范良本着
“

泽被乡 邻
”

的乡 土道德伦理
， 给村庄带来的除了越来越

多的工厂 、 作坊和就业岗位 ， 还有众多公共品 ， 尤其是让村 民至今津津乐道 的
“

电

视村
”

。

“

我在村里也搞得挺好 。 第一

个在我们乡 里成为电视村
，

自 来水 ， 还有大队

的办公楼 ， 小学的教学楼 ， 那都是我弄的 ， 那个 自 来水站 、 扬水站 ……

。 电视村吧 ，

我们村在 县是第一个普及电视的 ， 你每
一

家里边 ， 你谁要电视 ， 村里补助你 ， 我

记得那时电视好像是三百块钱
一

个 ， 挺便宜的 。 谁如 果要 电视 ，
村里补助你二百还



社会发展研究

是多少
， 你 自 己再掏

一

点 ， 采取这种方法普及电视 。

” ①

西水村的 自 来水站 、 扬水站 、 大队办公楼 、 小学教学楼还有汽车让周 围村庄 的

村民羡慕不已 ， 尤其是西水村在 年成为 县第一

个普及电视的村庄 ， 这使西水

村在整个 县都赢得了声誉和影响 力 。 在多年之后的今天
，

村民们提起聂范 良 和电

视村依然饱含深情 ，
以及对西水村黄金时代 的骄傲和怀念 。 在这种气氛之下 ， 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村庄充满着
“

泽被乡 邻
” “

守望相助
”

的 氛围 。

到 了 世纪 年代
， 随着村庄工业的发展

，
工厂雇佣人员 逐渐增多 。 虽然村

庄福利有所减少
， 甚至只维持在基本 的福利水平上

， 但是 由于就业 比较稳定 ， 人们

生活依然富足 ， 并没有 出 现偷鸡摸狗 的事情 ，
民 风依然维持在淳朴和稳 定的状态 。

但是 ，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 市场原则逐渐深入人心 ， 受原有社会关系相助而发展起

来的村庄工业反而对社会关系 产生了影响 ， 新的雇佣关系 对原有社会关系有所冲击 ，

新
一代村干部身兼企业家身份 ， 他们更加专注于发展 自 己 的工厂

， 对村庄事务无论

是经济投入还是精力投人能减则减 。 市场化和乡 土情理 的冲突加剧 ， 在这样的背景

下
，
村庄的民风也发生了 变化 ， 昔 日

“

泽被乡 邻
” “

守望相助
”

的乡 土情理逐渐变

成
“

自 扫门前雪
”

的
“

独善其身
”

。

四 、 深陷传统与舆论限制的有限个体化

一

） 农村社会个体化的影子 ： 聂四强离婚案例

聂 四强与妻子石玉兰 的婚变事件在很长 时间成为村庄备受瞩 目 的焦点 ， 用聂四

强五叔聂修贤 的话说
“

（ 聂四强和石玉兰离婚的故事 ） 可 以写一

部小说 ， 至少是中

篇的 。

” ②

前文提到过 ， 城里的姑娘石玉兰下嫁西水村第一大政治家族 中的退伍军人聂四

强
， 在 世纪 年代初 的西水村引 起过轰动和众人 的羡慕 。 聂 四强工厂 的经济发

展与妻子石玉兰娘家的帮衬有很大关系 ， 石玉兰城里娘家的哥哥 、 姐姐通过 自 身的

权力和关系在贷款 、 销售等方面给了他们许多特别的优待 。 石玉 兰本身能力也强
，

① 聂范良 ， 年 月 曰 。

② 聂修 贤 ，
年 月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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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做过西水村书记 、 县工商联 的副主席等 ， 聂家上 院整个家族 ， 包括在北京的聂

家大伯聂修忠都对石玉兰很满意 。 而聂四强出 轨的对象却是生活在东水村 的聂家一

个不出五服的叔伯妹妹聂美淑 ， 这让整个 家族难 以接受 。 聂家人甚至想 出 了 告聂四

强破坏军婚 （ 美淑的丈夫是军人 ） 的办法 ， 并走关系让法院判 了聂 四强一

年 ， 保外

就医 出来之后让石玉兰多多照顾聂四强 ， 用
“

患难见真情
”

的办法来加深两人的感

情 。 但在短暂 的和好之后 ， 最终两人仍旧 以离婚收场 ， 聂四强也最终和聂美淑结婚 。

在 年的访谈中 ， 聂四强兴高采烈地提到带着聂美淑和孩子去香港澳 门 和东南亚

旅游的事情 ， 第二次婚姻的幸福生活溢于言表 。

我们可以看到 ，
在聂四强离婚的过程中 ， 聂家上 院整个家族都被动员起来阻止

他离婚 ，
这基本上 出于对家族共同利益的关注 。

一方面
，

聂四强 的婚变断送 了其工

厂的大好发展形势 ， 据他哥哥聂大强介绍 ，

“
一开始是他 （ 聂 四强 ） 的厂大 ，

现在

他的知 名度高 ，
因为他建厂比较早 ， 十八年了

， 所 以这个知名度比较高
， 在县里边 ，

人员 、 流动资金 比较多
， 知名 度高 。 现在你看 ， 四强这儿去年出 去

一二十人 ， （ 离

婚 ） 牵扯了一部分精力 ， 今年基本上走到
一

个倒闭的地步
”

另 一方面 ， 婚变让聂

家失去了 县县城中石玉兰家族的 支持 ， 用 聂四强的 堂兄聂继生 的话说 ，

“

挖社会

主义墙脚我不管 ， 你再挖 自 己 家的墙脚 ， 从我来说 ， 我接受不 了
”

聂家人对聂 四

强离婚的反对主要出于对家族和家族中其他个人 的利益 ， 唐军 （ 认为 ， 在新

家族主义替代传统家族主义的变迁过程 中 ， 虽然家族观念意识发生 了变化 ， 但新家

族主义的私产意识并不妨碍人们对家族共同利益 的关注 ， 这也是聂 四强离婚这
一

个

人事件受到全家族集体反对的原因 。

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 ， 事件的最终结果是聂四强不顾族人的反对与石玉兰解

除了 婚姻关系 ， 并于 年在村 中正式摆酒 与没 出 五服的堂妹聂美淑结 了婚 。 这说

明在这
一阶段 中个人意识和能力有所觉醒

，
而这种觉醒源于个人对村庄 、 家族的依

赖减少 。 首先 ， 表现在生活空 间 的变化 ， 聂四强和 聂美淑把家安在 了 县县城 ， 美

淑
一

般不来村里
，

四强 白天来村里的工厂
“

上班
”

， 有 时 出去跑业务 。 其次 ，
村庄

和亲族的关系能够提供给个人的资源减少
， 聂家在 世纪 年代给聂四 强带来 了

很多便利 ，
比如他退伍之后一回到村就能承包到原来 已经承包给张立生的 铁球厂 ，

① 聂大强 ， 年 月 日 。

② 转引 自 唐 军 （ 原 出 处 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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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承包了原来父亲的草绳厂等 ， 但随着聂 四强视野 的开阔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

个人 自 身的 能力 在工厂发展 中越发显得重要起来 ， 后来 的一步步转产都是凭借 自 己

的关系和能力 实现的 ， 聂家家族在其 中提供给他的资源降低 ，
因此

， 家族对个人 的

约束也 日 渐减少 。 最后
， 他 的老父亲聂修仁 卧病在床 之后

， 由 于农村取暖不方便 ，

一

到冬季主要住在 县四强和美淑的家 中 ， 主要是 由 美淑伺候 ， 这种子辈对父辈的

反哺关系也给美淑在聂修仁去世之后摆酒进门正式成为聂家媳妇增添了砝码。 因此
，

虽然聂四强的五叔 、 兄弟和堂兄弟们都不同意 ， 但最终也没有反对到底 ， 四强最终

还是把美淑娶进了 门 。

在聂四强婚变的事件中 ， 我们可 以看到在这
一

阶段农村 出 现的个体化倾向 ， 个

人试图摆脱家族的控制 ，

“

为 自 己活
”

的理念在抬头 。

“

光管 自 己 不管别人
”

现象

出现的背后是村庄和家族对个人支持 的降低 ， 以 至于个人可以不顾他人的意见 。 而

在这场争论中 ，
四 强 和石 玉兰双方都利用村庄舆论空间 来获得支持 ，

以 实现双方

“

为 自 己 活
”

和
“

捍卫婚姻
”

的不同私人利 益的诉求 （ 陈文玲 ， ， 很难说在

社区舆论中双方谁是胜利者 ， 但这种个体化 的现象 已经 出 现 ，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选择
“

为 自 己 活
”

。 我们从 中看到 了 中 国 农村社会个体化的影子
， 由 于在工业

化过程中个人可以在外部环境中不断拓展 自 己 的能力 、 人脉关系 ， 个人对家族 、 村庄

社区 的依赖减少 ，
有一部分精英分子逐渐获得脱嵌于原有社会习俗的能力

， 这部分精

英还可以反过来重塑他们与社会群体的关系 ， 推动社会习 俗的变迁
（ 阎云翔 ，

。

二 ） 传统规则中的有限个体化 ： 张秀儿 自 杀案例

张秀儿 自 杀的事件也在很长之间里是村庄 的舆论焦点 ， 并在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

村庄内 的家庭关系 。

张秀儿娘家在西水村旁边佐村庄 ，
姥姥家在西水村 。 她的丈夫聂小军是聂大强

的儿子
， 聂修仁的长孙 。 聂大强有

一

儿
一

女 ， 他的 条件在西水村算相 当不错的 ： 出

身于西水村最有势力 的家族 ； 聂大强在军工厂有正式工作
，

每个月 有固定工资
，
家

里还开着小加工厂 。 可以说张秀 儿能嫁到他家当儿媳妇应该是挺幸运也挺满意的 。

村里人对秀儿 的评价也很高 ，
她的 堂舅 郭景寿说 ，

“

这个儿媳妇儿是长得人才也可

① 石 玉 兰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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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 ’ 长得可好 了 ， 又细又知道过
，
也能干 … …

就是脾气倔 ， 爱钻牛角尖
”

邻居

孙老栓也说 ，

“

人家媳妇还是真不赖 ，

… …还就是平常不爱叨 叨谁 ， 叙叙谁 ， 骂上

个谁 … …那么不爱说话的那么一

个人儿
” ②

。

这个又漂亮 ， 又腼腆的小媳妇 因为家庭矛盾在正月 喝农药 自 杀了
， 成为西水村

建村以来第二个 自 杀的人 让村里人着实震惊了 一

把。 其实在 世纪 年代 ，

村里闹夫妻矛盾 、 婆媳矛盾并不鲜见
， 但是闹 自 杀 的几乎没有 。 为什么秀儿就这么

想不开呢？ 这与西水村的工业化有很大的关系 。

前文提到过 ， 在工业化进行到 世纪 年代 中 期的时候 ，
西水村的工厂解决

了村民就地非农就业 ， 年轻的村民几乎都在工厂做工
， 村里的年轻妇女也都不例外 。

有了工作和工资 ， 小媳妇们就希望能 自 己 掌管零用钱 ，

“

每月 开了支 以后
，

还得交

给你大人 。 该花钱儿 ，
还得 跟你大人要 。

… …麻烦 ， 不 自 由 。
… … 她就 不愿意

”

，

而且更重要的是 ，

“

这是
一

个大气候的影响 ， 你不是从前 。 从前是你说你是儿媳妇

儿 ， 你就没你说话的权力 。 现在人家是新社会啦
，

对不对 ？

” ④ 在这样 的背景下
， 小

媳妇们 自然想不受公婆支配 ， 独立过 自 己 的小 日 子。 在阎云翔 （ 看来 ， 年轻

小媳妇的反抗是青年权力 的体现 ， 针对的是父权 ， 而并非男权 。 因此其实小媳妇们

的最终 目 的不是 自 己 的独立
，

而是 自 己 与丈夫
一

起与公婆分家 。 但是作为独子
， 按

道理聂小军是不能和父母分家 的 ， 强要求分家会让村里人背后议论
“

不孝
”

，
让人

看不起 ，
而且即使分了 家 ， 也不能分到 宅基地 ， 要么还住在 同

一个院子里 ， 要么 只

能搬出去租房子过 。

秀儿 当然不能直接要求分家 ， 在她这个大家族中 ， 顶着
“

不孝
”

的帽子是不能

落下好处的
，

因此她就采取了
“

闹分家
”

的策略 （ 刘小京 ，

“

她经常礆磕碰

碰
， 今天和小军不说话 ， 明天又和 我不说话 。 明 天你要她干 ， 她不干 了 。 她还说 ，

我就是不挣这个钱 ， 我也不受你的气 。
… … 老生气 。

一生气 ， 我也不管了 ， 儿子也

不来上班 ， 姑娘来
” ⑤

。 闹分家的最终结果是真分了 家 ，
但 由 于不能分到宅基地 ， 小

两口 只能和公婆同住
一个院子中

；
而小姑子两 口 子来公公的厂里帮忙 ，

也要住在这

① 郭景 寿 ， 年 月 曰 。

② 孙老 栓夫妇 ， 年 月 曰 。

③ 第
一 个 自 杀的人是在

“

文化大 革命
”

期 间被批斗而跳渠 自 杀的 老党 员 刘 平安 。

④ 孙 兴利 ， 年 月 日 。

⑤ 聂大强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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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就这样

一家人都住在一个院子里 ， 从此开始了癒磕绊绊 的 日 子 。

因为分了家 ，
所以 秀儿两 口 子不能再住正房 了

，
要搬到厢房去 ， 自 己做饭吃

，

经济独立
；

而来帮忙的女儿 、 女婿和老两 口
一

起住在正房 ，
也一

起吃饭。 其实这样

的居住格局在村里是很不合理的
， 村民 们也对此议论纷纷 ：

“

闺 女住正房 ， 儿子 、

媳妇住厢房 。 这家也是儿子 、 儿媳妇的 家… … 他这么弄 ， 不合理
”

，

“

这就是不开

明嘛
”

这让秀儿很气愤 ，
因为在她看来 ，

虽然分 了家 ， 但是这个家归根结底应该

是 自 己丈夫聂小军的 ， 而不应该是小姑子两 口 子的 。 她一气之下带着孩子住回娘家 ，

聂大强 的厂子 由女儿 、 女婿和儿子小军共同负 责。 在 年春节之前
，
通过聂家四

婶石玉兰和堂婢李秀英的劝解
，
秀儿终于搬回婆家过年了 。 但是由 于双方脾气都倔强 ，

都不愿意主动表示好意 ，
这个年又没过好 ， 终于在正月 十九早上 ，

秀儿喝农药 自杀了 。

从秀儿 自 杀的事件 中
， 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中 国社会个体化命题的局限性 。 前文

提到阎云翔 （ 探讨的中 国个体化局限性的两方面
：

国 家管理下 的个体化和没

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 。 同 时我们还可以看到 ， 带有 以上两方面的 局限性的个体化命

题不足以概括秀儿 自 杀事件 中小媳妇秀儿从追求独立到最终 自 杀的 思想脉络 。 在秀

儿 自 杀的事件中 ， 我们还可以试图总结出 个体化命题的另
一

个局限性 ，
即带有传统

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个体化 。 在阎 云翔 （ 看来 ，
无公德个体的现象代表

了 与传统中 国 的 自 我观念和许多其他那些受到当地道德世界中人情伦理支 配的村 民

们的 日 常实践的彻底决裂 ，
也就是说 ， 在他看来 ， 这种无公德个人的现象与传统道

德世界是截然对立 的两种不同逻辑 。 但是在秀儿 自杀 的案例中 ， 我们可 以看到它们

交织在
一

起共 同对个人观念和行为起作用的奇妙状态
， 传统 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在村

庄年轻人脑海 中的仍有存留 ， 并对其产生影响 。

对于秀儿来说 ， 她希望通过分家来达到独立 ， 摆脱公公婆婆的权威和他们对 自

己小家庭的影响
；
但是传统的继承方式和 居住格局根深蒂固 地存在于她的 脑海 中 ，

也就是说 ， 她内心里仍坚持认为婆家是丈夫和 自 己 的 ，
而不是小姑子夫妻的 。 因此

才会对现有的 居住格局有如此大的反弹情绪 。 我们不能因 为她追求独立的 同 时又想

要继承权就简单地将其看作
“

无公德个人
”

， 因为 这不是简单的 经济 问题
， 而是个

体化与负 载在继承方式和居住格局上的村庄社会秩序和村庄乡 土伦理的 冲突 。 现代

① 孙兴利 ， 年 月 曰 。

② 郭景寿 ， 年 月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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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带来了小媳妇的独立性 ， 同时还带来了
“

谁来帮忙这个家就归谁
”

的 多劳 多得

原则 ， 这与传统的从父从夫的男性继承原则之间 产生 了 巨大张力 和冲 突 ； 儿子儿媳

住厢房 ， 女儿女婿住正房的居住格局不符合
“

嫁出 去的女儿泼出 的水
”

的村庄社会

规范和文化 习俗 。 这些把秀儿这个小媳妇夹在 了 中 间 ，

一

方面
， 在村庄工业中 获得

独立性 的她很难 回到传统大家庭里顺从而无声 的小媳妇角 色中 ， 另
一

方面
，
她也不

可能完全接受现代工业社会中 的个体独立原则 。 可 以看到 ， 传统的力 量仍然存在于

“

闹 独立
”

的年轻人 内 心深处
，

她身上 的个体化是与 传统文化伦理交织在
一

起的 略

显扭 曲 的有限个体化。

三 ） 社区舆论限制的有限个体化 ： 左金凤家族案例

村庄中 的个体化是有限的 ， 除了传统的生活方式根深蒂固存在于村 民脑海之外 ’

另 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村庄社会依然是熟人社会 ，
虽然经历 了工业化的洗礼 ， 形成 了

一

定程度上的个性解放 ，
但是村民原有 的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依然存在 ， 熟人社会

中 的社 区舆论限制 了个体化的发展
， 由 此形成了上文 中 的

“

有限的个体化
”

。

左金凤的 赡 养悲剧

在 世纪 年代初 ， 农村 的赡养问 题 比较突 出 ， 但大 多是家庭 内 部 的 矛盾 ，

最多是村里 出面调解一下也就好 了 ， 但是左金凤家的矛盾却特别严重 ， 她甚至因 为

赡养问题把儿女告上了法庭 。

左金凤有四个儿子
，
其 中二儿媳妇不孝顺

， 引发了很大的 家庭矛盾 ， 镇司 法所

专门为他家办过家庭学 习班 ， 时任镇司 法所所长的齐化涛回 忆说 ，

“

专门 给他们家

办过学习班 。 哎
，

咱们定个时间
，
家里所有的孩子们

， 大伙一块儿学习 学习婚姻法。

办过两期 ， 办过两期 以后看来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 同时也订了
一些必要的赡养协议 ，

就是说怎么关照老人 。 比如说每个月 你给她多少钱 、 多少面
， 该轮到在哪个媳妇那

儿吃饭
，
这些就完了 。

”

但是由 于老二本身收人低 ， 家里还有三个孩子
， 负担的确

较重
，

因此经常不能把该给左金凤的钱和米面给她 ， 到了 该 自 己赡养的时候也不让

左金凤进门 ， 左金凤一

怒之下将孩子们告上 了法庭 。

左金凤其实只想告这个二儿媳 ， 但是镇里的 司 法部 门 告诉她要告就得四儿
一

女

一起告 。 这样
一

来 ，
不仅其他几个儿子和儿媳对左金凤有意见 ， 左金凤唯

一的女儿 ，

① 齐 化涛 ， 年 月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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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贤 的媳妇郭小鸣也觉得很冤枉 ，

“

把俺也弄 了去 了 ， 弟妹几个都让出庭 ， 其实

这掩盖了坏人 。 俺娘就想告她 ， 气得俺们也劝不住
”

。 在这件事情上 ， 郭小鸣给母

亲打抱不平也是有分寸的 ，

“

都想着叫我去打抱不平 ，
可是我 的脾气老是左思右想 ，

这问题大呢 。 个人要是去打抱不平 ，
要是离了婚 ，

还有三个侄子 ， 还有我兄弟 ，
要

是家破人亡呢 ？

” ② 郭小鸣和其他兄弟姐妹一

样 ，

一不希望二弟和弟媳离婚 ， 落个家破

人亡的结局 ’

二不希望母亲用上告法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
因为用法律武器解决家庭

内部的问题 ， 在农村来说事件很丢人的事 ， 邻居们都说
，

“

她 （ 左金凤 ） 给你们丟人

了
”

。 因此 ， 左金凤的状告 子女 的行 为在郭 小鸣和其他村里人看来是很 没有 分

寸的 。

作为案件调解后的延续 ，
左金凤同其二儿媳的争吵继续发生着

，

二儿媳这回倒

是让左金凤进门 了
，

也给左金凤送饭 ， 但送的是几乎不能吃的冷饭 ， 其他儿媳也因

为被告上了 法庭而不愿承担左金凤 的赡养任务 。 不久
，
左金凤就离开了人世 ，

二儿

媳
一

年之后也暴病奔赴黄泉 。 在感叹二儿媳得到报应的 同 时 ， 村 民也认为左金凤的

行为非常不可取 ，

一是告状丢人
，

二是结局悲惨 ， 这给其他村 民以很大的警醒。

社 区舆论对个体化的 约束

“

告状丢人
”

： 法律和社会政策的局限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政府的普法工作在广大农村地区 的开展 ， 法律知识普

及村庄 ， 乡 镇司法所已经介入村民 日 常家庭纠纷的调解 中来 。 但是法律 的武器在村

里却不是永远都那么管用 。 我们在左金凤事件 中看到 了悲惨的结果 ，
二儿媳后来虽

然能做到给老人饭吃 ， 但给的却是难 以下咽 的冷饭 ， 而且在打官 司的 过程 中 ， 老人

与其他子女的关系也闹僵了
， 最后只 能悲惨死去 。 在村里人看来 ， 左金凤虽然使用

了法律武器 ， 但事实却显示
：
法律武器未 必管用 ， 这么做被认为是极为不 明智 的 。

比如刘明福的妻子李老太说 ：

“

她
（ 左金风

） 也是脾气 又坏 ， 那媳妇们和她也不好。 她在屋里炕上躺着 ，
她

叫 ， 外边的人们听见也不说话
，

让给她倒点水吧
，

人家谁也不说话
， 也不往她屋里

走 ， 到 死
， 也可受罪 了 。 老 了 你 就没 用 了

， 我都是说 ，
咱 受 点屈吧

， 别 和孩子 们

① 孙 文贤 夫妇
，

年 月 曰 。

② 孙文 贤夫妇
， 年 月 曰 。

③ 刘 华 明媳 妇 ， 年 月 日
。



? 论 文 ■

农村社会中的有限个体化

闹 ， 弄僵 了 也不好。 咱 也不 跟她学 … … 我 早心 里 想过 了
，
孩子 们不会说 不 管我 ，

我要饭也不会去打官 司 告他 。 告完孩子们 更受罪 。 告完也不管 ，
不 受罪啊 ？

” ①

告状丢人 ， 与子女 闹上法庭 的结局更加悲惨 ，
这个印象深深留在村民 的脑海里 。

这说明 ， 法律虽好 ， 但在村 民 的 日 常生活中 ， 依然有法律管 不到 、 管不了 的地方 。

村民 的生活依然按照村庄文化规制 中包含的
“

社会舆论
” “

规矩
” “

风俗
”

及
“

习

惯
”

来进行 ， 依靠这些来形成判断 。

同时 ， 在 世纪 年代 ， 农村养老保障体 系和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体系 尚 未建

立 ， 老年人的赡养问题是家庭和 集体承担的 责任和 义务 ， 政府 并不负担任何责任 。

因此 ， 在左金凤 的儿女不能够承担赡养义务 的情况下 ， 也没有相应 的社会政策进行

补充 。 法律和政策的 同时失灵使得农村老人对儿女不孝心有余悸又无能为力 ， 只 能

依靠平时的
“

规矩
” “

风俗
”

及
“

习惯
”

来约束 。

“

洗刷恶名
”

： 社区名声的重要性

左金凤因为赡养问题与孩子打官司之后 ， 她家的孩子都觉得很丢人 ’ 左金凤的
“

糊

涂
”

和二儿媳的
“

不孝
”

让全家都受连 累 。 郭小鸣是她家嫁出 去的女儿 ， 虽然说嫁出

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 但是毕竟也是
一家人 。 郭小鸣从此开始

“

洗刷
”

恶名 的历程。

郭小鸣的丈夫孙文贤在 年左右生了脑瘤 ， 到北京住院做了开烦手术 ， 郭小

鸣 日 夜照顾丈夫 。 因 为缺钱 ， 她 自 己就吃别人剩下的饭菜 ， 自 己 省吃俭用节省下钱

来给丈夫买营养品补充营养 。 当时她的公公也因为 胃病住 院手术 ， 虽然 自 己 的 丈夫

也在生病住院 ，
家里经济很困难 ， 但是郭小鸣依然和孙文贤 的另 外两个兄弟平摊 了

公公的手术款 。 在公公住 院的时候也是郭小鸣亲 自 去照顾的 ，

“

他拉着我 的手 ， 不

让我走 。 我就说 ，

‘

你安心睡觉 ， 我不走
’

。 他还是不放 。 怕我走 。 我就说 ，

‘

我不

走 ， 我不走 ， 你放心
’

。 他说 ，

‘

你守着我 ， 我 就睡了
’

。 我说
‘

好 ， 我 守着 ， 你睡

吧
’

。 我就守着 。 他睡了两个钟头
，
就醒 了

， 眼睛睁 开
， 看看我 ， 说他要 喝水 。 好 ，

我就倒水给他喝 。 我就用那个棉签给他蘸了水 ，
让他吸 。 开始用吸管给他吸 ， 他怕

呛到 ，

一咳扯到伤 口 疼 。 我就想 了那个办法把棉球放在他嘴里
， 让他渴 的时候就 自

己吸 ， 就不怕 呛到了 。 他就很喜欢 ，

‘

说 ， 这个办法很好
’

。

”② 郭小鸣努力做
一

个悉

① 李老太 ， 年 月 日 。

② 孙文 贤夫妇
，

年 月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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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照顾丈夫的好妻子 、 孝顺 的好儿媳 、 通情达理的好妯娌 ，
以此来证 明 自 己是

一

个

有道德的好人 ， 并且通过对这
一

事件不断的讲述 ，
向村庄里 的人们展现 自 己 团结妯

娌 、 孝敬老人的形象 ， 最终洗刷了 自 己身上受娘家母亲和弟媳连累所加载的恶名 。

通过洗刷恶名
，
树立 良好 口 碑 ， 郭小鸣和孙文贤的小家庭成为西水村 口 碑最好的

人家之
一

， 他们的女儿也嫁到 了旁边佐村庄中 的大户 ： 饮料厂老板家做儿媳 。 这也从

另
一

个侧面说明了社区舆论对一个人和
一

个家族的重要性 ， 及其对人们行为的约束 。

从左金凤的悲惨遭遇及其对后人的影 响 中可 以看 出 ， 在西水村 的工业化过程 中 ，

生产方式 、 村 民的生活方式 ，
以及代际关系 已经发生 了变化 ，

法律意识也更加深入

人心 。 但是村庄
“

熟人社会
”

并没有发生变化 。 虽然西水村的工业化程度不低 ， 从

事非农产业的 人很多 ，
但是这里依然是

一

个
“

熟悉
”

的社 会 ， 没有陌生人 的社会

费孝通
， ，

而非
“

隐名 匿姓
”

的现代社会 （ 孙立平 ， 。 虽然离县城较

近
， 有一些村民搬迁到县城里

，
但因为亲缘关系 网 络状依然存在 ， 这些搬迁出 去 的

人也难逃出 这个网络 。 因此
， 有追求的村 民还需要树 口 碑 ， 做牌子来保证 自 己 处于

“

道德分层
”

（ 陈文玲 ， 的上层
， 这样才可以在村庄 中 占据有利位置 和更多资

源 。 这也就是村里虽然出现了 由于 自 己 能力提升 ，
对家族 、 村庄社区 的依赖减少而

发生
“

光管 自 己不管别人
” ① 的个体化行为 ， 但是这种行 为并不是彻底 的 ，

而是受

到社区舆论约束的 。

五、 结论与讨论

农村社会有 限的 个体化

阎云翔 （ 用个体化命题理解中 国社会变革 的模式 ， 在西水村的案例中再

一

次被验证
，
个体化现象在中 国 农村社会 的确广泛地存在 。 在聂四强离婚 的案例 中

我们可以 看到 ， 个人意识的 崛起是 由 于工业化的 发展 。 在工业化和市场化浪潮 中 ，

尤其对于精英群体来说 ， 个人能力 不断提升 的 同时 ， 所面对 的市场则越来越广 阔 ，

资源来源也越来越多样 。 每个人都像是大海 中 的
一

滴水滴 ， 沙漠中 的一颗砂砾
， 被

市场化浪潮席卷的 同时 ，
对原有支持系统如 家庭 、 家族 、 社区 的依赖不断减少

， 个

① 石 玉兰
， 年 月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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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家族 、 村庄之间 的关联在工业化 和市场化过程 中在逐渐消 解 。 在这个背景下
，

产生了个体化现象 。

但是农村社会 的个体化现象不是绝对的
、
彻底 的 。 阎云翔 （ 总结 出 中 国

社会个体化转型与西方的不同特征 ，
以及 中 国社会个体化 的局限性 ， 包括国家管理

下的个体化 ， 即个体化进程是受国家划定的 界限和规范来管理的 ；
无个人主义的个

体化 ， 如
“

无公德的个人
”

现象崛起 。 但是在西水村的种种案例中 我们看到 ， 在中

国
，

“

个体化
”

这
一命题的局限性值得继续进行探讨 。

中 国幅员 辽阔 ， 在不 同地区生活着的人们 由 于历史 、 风俗习惯 、 文化伦理和职

业构成的不同 而呈现 出不 同特征 。 在华北地区 的西水村 ， 我们看到 了 个人与家族 、

村庄之间的关联虽然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 中 在逐渐消 解 ， 但是并未完全丧失 ， 甚

至还根深蒂 固地存在 。 从西水村 的小媳妇张秀儿从追求独立 到最终 自 杀 的过程 中 ，

我们看到个体化命题的第三个局限性 ，
即本身带有传统 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特征

的个体化 。 在这里
， 传统道德世界与无公德个人的个体化并非截然对立 的两种不同

逻辑 ， 我们可 以看到这两者交织在
一起

， 共同对现代年轻人的个人观念和行为起作

用的奇妙状态 ， 传统的 生活方式和观念在村庄年轻人脑海 中 的仍有存留 ， 并对其产

生影响 。 这种根深蒂固的 、 具有传统社会秩序 和伦理道德特征 的理念是带有强烈历

史色彩的 ， 在几代人身上依然会持续存在 ， 对个体化产生纵向 的 限制 。 从左金凤状

告子女到她女儿郭小鸣 拼命洗刷恶名 维护家族名声的 过程中 ， 我们还看到个体化还

受到社区舆论的限制 。 虽然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 ，
但是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属

于
“

熟人社会
”

，
因此有追求的 村 民还需要保持 自 己 在社区 舆论 中的好形象来在村

庄中 占据有利位置
， 获得更多无形的资源。 社 区舆论对个体化的横向 限制广泛存在

于村庄内部 。

家族的烙印依然刻在个人身上 ， 虽然家族主义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 中已经

变为互惠互利 、 为我 所用 的 、 以 阶层和 利 益为导向 的 家族主义 ， 这 种家族主义 比

“

新家族主义
”

（ 唐军 ， 带有更强烈的功利色彩和个体化倾向 。 在这方面 ， 我

们可以在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 中 央某部做副 司长 ， 帮助 自 己 家乡 通 电 的聂修 忠看

到 ，
也可以在拼命用 自 己 的实际行动洗刷家族恶名 的郭小鸣 身上看到 ， 其本质并没

有发生变化 。 因此
， 在华北地区 的农村 ， 村庄生活 中 的

“

个体化
”

的确是存在 的 ，

但并不是完全 的 、 彻底的 。 农村社会 中 的
“

个体化
”

是受到 乡 土伦理 、 社区舆论 ，

以及家族伦理约束的有限的个体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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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提供与 个体化

阎云翔 （ 认为 ， 西欧社会的个体化现象 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 ： 在西欧社

会个体的权利与 自 由
一直作为既定事实而受到政治 民主 的保护 ； 福利国 家严格控制

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 ；
个体身份认同越来越 由 生活方式和 自 我理解来确定 ， 而不是

由 类似家庭或社会阶级等外在的社会 团体来定位 。 结果 ， 日 益离不开社会制度的个

体必须依靠福利社会提供的安全和财富来维持其
“

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
”

。

反观中 国 ， 历经多年的工业化 、 市场化进程 ， 中 国 的 个体逐渐从家族 、 社 区 、

集体和 国家 中脱离出 来 ， 自 由就业的权利基本得到保障 ， 经济上基本能够达到独立 。

但是在社会保障方面 ， 由 于没有建立起 国家福利制 度 ， 因此许多福利的提供只能依

靠家庭来提供
；

同时 ，
虽然对家庭提供福利的责任和权力方面有一些法律规定 ， 但

由 于 自 古以来
“

清官难断家务事
”

的思维 以及
“

无讼
”

的乡 土伦理 ， 这些法律在执

行方面依然存在困难 。 这两方面叠加在一起 ， 增加 了个人对家庭的依赖 ， 延缓 了农

村社会的个体化进程 。 正如我们在左金凤的 赡养悲剧 中看到 的 ， 由 于当时农村养老

保障体系 的缺失 ，
她只能依靠儿女 的赡养过活

；
而在儿女赡养不到位时 ， 司法的介

入也遇到了 困难 。 乡 司法所办了好多次学 习 班 ， 法 院也判 了 ， 但是在执行上依然无

法保障。 这两方面限制 了农村社会个体化 的进展
， 国 家福利 制 度承担越少

， 个人对

家庭 、 家族 、 社 区的依赖程度越高 ， 个体化越有限 。 从反面来看 ， 在新农保实行之

后 ， 农 民被纳人社会保障体系
，

达到
一

定年龄的 （ 男性 岁 ， 女性 岁 ） 农 民每

月 能拿到 元基本金 ， 有的地方政府还会配有不同程度的资金配套 ， 我们在苏南地

区调研时有农 民直接将政府称为
“

大儿子
”

。 政府的 介入势必会改变个人与 家庭的

关系 和代际关系 ， 并对农村社会的个体化产生影响 。

政府责任边界与 社会政 策意 涵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有限个体化这一

命题的社会政策意涵 。 这有 两方面需

要讨论 ，

一

是社会政策执行或投放的单位 ；
二是政府是否应该替代家庭的部分功能 。

社会政策制定应以 中 国 国 情为基础 。 中 国 与西 方不 同 ，
西方社会政策 制定时以

个体主义 的出发点 ， 主要考虑个人权利 ， 政策的切入点和执行单位也是个人 。 而中

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 中 国 的 个体主 义也 是发育 不 良 的个体主 义 （ 阎 云翔 ，

正如上文所述家庭 和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
一

部分社会福利 的供给 ，
因此在涉及

政策的切人点和执行单位时 ， 需要 与西方社会政策有所 区别 ， 不能 照搬西方经验 ，

而是可以考虑以家庭或社区为单位进行投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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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福利不断增长的今天出现了一

种扭曲 的现象 ，

一方面我 们看到国家在某

些方面的福利提供远远不够 ， 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显得过多 ， 甚至能看到
一些替代家

庭功能的影子 。 后者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 因为从福利多元组合的理论到福利三角

理论
，
都强调不同部门 （ 家庭 、 市场 、 政府及社会组织 ） 都贡献福利 ， 组合成为一

个社会的整体福利 （ 彭华 民 ， ，
因此

， 社会福利 的发展方式不是让政府替代

家庭或者社区来提供一切福利 ，
而是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动性 ，

达到福利提供多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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